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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挤压下的现实主义反动
———评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蒙　 雪　 琴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摘要：在现代性的挤压下，现代人被严重异化。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把人挤到了边缘地带，使之失去自己的家

园。 现代人有发达的理性思维，有对金钱、对物质的狂热追求，却忘却内在的生命，压抑自然的欲求，从而失去人应

有的本性。 与现代性的肆略相抗衡，作者通过康妮与守林人梅勒斯的爱情故事演绎的拯救之途是现实主义的反

动，即他大声疾呼、强烈倡导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渴望人能够直面人生，回到人生的本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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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

人》，开篇即触目惊心地把现代人所面临的人生境

域推到读者面前：“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

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 大

灾难已经发生，我们身处废墟之中” ［１］ （１ 页）。 这

就是“我们”之一的小说主人公康斯坦丝·查特莱

的生活处境：“战争使她头顶的一方天塌下来了”
［１］（１ 页）。 可她明白，人必须培育希望，爬过障碍，
必须活下去。 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灾

难？ 又怎样才能“爬过”这“障碍”呢？ 小说把这灾

难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即生活在现代性境遇中

的现代人已失去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应有的活力，处
于“有着象机器一样的钢铁外壳，内部却是无骨的

软体” ［１］ （ １０２—１０３ 页）的悲惨境地。 与之相抗衡，
作者通过康妮与守林人梅勒斯的爱情故事推出的拯

救之途是现实主义的反动，即他大声疾呼、强烈倡导

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渴望人能够直面人

生，回到人生的根底所在，回到人生本质的归宿。
一　 现代性境遇中的现代人

现代性指依靠元叙事、宏大叙事建立起来的观

念、思想和知识，也可具体化为启蒙运动以来关于理

性、启蒙、解放和进步等知识体系［２］（１ 页）。 这表明

现代性本是以人学本体论为起点，强调人生命的神

圣性，一切意义和价值都只是依赖于人的生命而存

在；强调人的自由，人是有理性的存在，人的一般本

性是向善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而对于真善美的自觉

追求，正显示了人的本质在于自由。 但在几百年的

发展过程中，现代性越来越朝着理性化、实用化方向

发展，变得更多地代表着理性、代表着黑格尔的时代

精神（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代表着资本主义的一切张狂进取。
比较文学学者卡林内斯库（Ｍａｔｅｉ Ｃａｌｉｎｅｓｃｕ）指出，
“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

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 从

思想观念上看：
　 　 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

些杰出传统。 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

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
一种可以买卖从而的时间，因而像任何其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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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

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

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

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 ［３］ （４８ 页）

当代著名的新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在上海作学术演讲时说，现代性附属于“全
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即现代性是资本主

义性，是技术和资本、金钱、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的

异化性［４］（４５ 页）。
从此角度看，在几百年的张狂扩张中，现代性给

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可又无时不在背

离其许诺。 一方面，现代性的理性化使社会科学、人
文科学等应对人的多种价值关怀和研究的学科越来

越多地变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但
面对法西斯主义、战争恐怖、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等

问题时，这些实用化、理性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仍然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

理性化产生了摧毁人的价值、否定人的尊严的负面

效应。 因为，当理性主义精神被作为推动科学发展

和人类进步的唯一杠杆时，这种理性只有接受性而

无创造性，理性所具有的批判能力丧失了。 海德格

尔认为，人的思维应该是富于激情的、创造性的，思
维应该揭示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 但是，理性化

和实证化的思维未触及存在的本质［５］（１６０ 页）。 在

对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全面的计算和控制中，
在对生产规律的研究中，人被综合进合理化的生产

秩序和合理化的经济活动中，人成为经济运动中的

一个环节、一个因素，成为经济活动和物的奴隶。 这

种高度严密、极其集中的社会生产组织以最小的成

本换回最大收益为它的效益原则，以专业分工和功

能分割为特征的官僚等级制度保证它的有效运行。
在这样的生产组织体系中，“只见角色不见人。 它

在组织图表中突出的是科层关系与功能作用。 其

中，权威经过职位传递，而不经人遗传。 社会交换

（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 人因

而变成了物体或东西”［６］（５７ 页）。 资本主义启蒙主

义思想家当初所倡导的意志自由、天赋人权已荡然

无存。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把以上哲学家和社会学

家用深奥的语言探讨的人、人的生存及社会等问题，
用艺术的形式生动而戏剧化地展现出来，揭露了现

代性对人的摧残，描述了在现代性的无限扩张中，人

怎样失去自己可爱的家园，被异化成为非人。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英国已完成工业化进程，

是世界上最早迈入工业化的国家。 在工业文明的飞

速发展之中，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物质

主义的激烈进取贪得无厌等本质暴露无余，很快就

把英国从原来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农业经济推

进到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工业化国家。 原来美丽的大

自然在严重的工业污染下消失了，人们世代休养生

息的美丽家园消失了。 而人在这种理性化生活和工

业化进程中也失去了自己的天性。 对此，劳伦斯痛

心疾首。 他通过康尼之口抨击道：“好象阴暗和忧

郁渗透进了每一样东西。 完全与自然之美背道而

驰，完全与生之快乐背道而驰，那种连鸟兽生来也有

的追求形体美的天性，已经荡然无存，人类的直觉与

本能已经完全死寂……这就是特弗沙尔！ 快乐的英

格兰！ 莎士比亚的英格兰！ 不！ 这是今日的英格

兰。”［１］（１８８—１８９ 页）作者含义深刻地把莎士比亚时

期的英格兰和今日的英格兰作对比，以强烈衬托出

今日英格兰在现代性肆略下的满目疮痍。
生活在丈夫查特莱一家及他们的阶层中间，认

识更多的特弗沙尔的人以后，康尼认识到，这样的世

界“出产着一种新的人种，这一人种对金钱、社会和

政治层面一清二楚，而人类应有的自然的、直觉的官

能在他们身上却死了，死灭了。 行尸走肉， 全都是

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的另一半却极为清醒” ［１］ （１８９

页）。 这是劳伦斯推出的生活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现

代人，他们有着发达的理性思维，追求丰富的物质财

富，却偏偏忘掉内在的生命世界。 普通人为“面包”
拼命奔波，而被异化成没有美的生命，没有直觉的半

个人。 而在劳伦斯笔下，中产阶级、贵族阶级作为统

治阶级，作为现代文明道德法规———理性思维产物

的制造者、阐释者、贯彻者，理性的膨胀、对物质和金

钱的过度追求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更深，他们受

现代性的异化就更为惨重。 他们的生命转移到他们

所崇拜的物上而被消解。 因此，在故事的开篇，叙述

者讲到：一切“与权威有关的事情，不管这权威是军

队，是政府，还是大学，都是荒唐可笑的” ［１］（８ 页）。
查特莱一家就是这样的典型。 老查特莱男爵战争爆

发时是那样的荒唐可笑，满脑子充塞的是道德、责
任、他的爵位及“爱国主义”。 他砍倒自家的树支持

战争，把矿工及他的两个儿子都赶上战场，结果大儿

子战死，二儿子克利福德全身伤残、下身瘫痪从此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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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性功能。
克利福德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对人性的摧残。

他的下身残废、性功能失常，文字层面上讲是现代性

理性的极度扩张，资本主义的贪婪掠夺而引起的世

界大战给他带来的巨大灾难，使他从此不能过正常

人的生活，给他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他不敢见人，
也不愿意见人，他比以往更深地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与任何人都没有实际接触……康妮觉得，就连自

己也没真正触及到他；也许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可触

及到的东西”［１］ （１６ 页）。 他生活在极度的孤独、空
虚之中，极度自傲与自卑交织在一起。

从象征意义的层面看，克利福德象征着被现代

性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充斥而失去自己的本性，忘
却生存本质的人。 他象征着智慧的上身发达，而象

征着情感的下身却是瘫痪的、无能的。 他对于理性

化的事物是那样地如鱼得水，充满热情，对矿山管理

是那样的老练、利落、刻薄而有效。 对人、对社会，他
都从现代性的功利视角出发，充满理性、冷漠。 孩

子，爱的结晶，在他那里主要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他

把矿工看作是“物品，而不是人，是煤矿的一部分，
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然现象，而不是与他共处

的人类”［１］（１５ 页）。 他及他生活圈里的人都只信仰

精神生活，而他们的情感世界是一片荒芜，苍白冷

寂。 没有卿卿我我、缠绵缱绻的柔情，没有铭心刻

骨、摄人心魄的炽情，更没有望眼欲穿的急切企盼和

魂牵梦萦的依恋。 他认为，“如果文明程度足够高，
便应该把肉体的弱点大加排除，那性爱来说，就大可

不必要。 我想，如果人类能在试管里培育婴儿，性爱

是可以不要的” ［１］ （８８—８９ 页）。 同自然接触时，他
也是瘫痪的，他只有在机械或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去

野外。 他叫仆人把百合花从他的书旁拿走，因百合

花的自然芳香不但不会使他感到欣慰，反而使他想

起殡仪馆的味儿。 他只剩下了意志，疯狂挣扎着要

出人头地的意志，要掌控他人的意志。 他整个人成

了现代性理性主义的表征。
二　 劳伦斯的人生本真论

面对现代性如此的压迫摧残，劳伦斯通过康妮

和梅勒斯给我们传达的解救之策是用现实主义的态

度去认识人生，直面人生，回到人生的本真状态。
劳伦斯的生命本真论与时代紧密相连。 当现代

性的发展越来越崇尚理性，把理性作为人的本体而

把社会的秩序化、活动的效率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

标之时，本来应研究人生价值和意义、研究人的需要

和目的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对

科学真理的追求，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被忽视，人的

情感、自然欲求遭到压抑。 这种不完整的生活让人

痛苦地感到人性的失落。 进入 １９ 世纪后，越来越多

的天性伟大的人物对这种传统的理性本体论发出质

疑，而转向现代的生命本体论。 叔本华认为人最为

根本的东西不是上帝，不是物自体，而是生命意志。
它不受理性思维的支配，是一种盲目而不可遏止的

生命冲动［７］（５０ 页）。 尼采也同样自觉地拒斥根深

蒂固的理性本体论，而瞩目于生命本体论。 在他看

来，源远流长的西方理性传统应该一笔勾销。 长期

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理性思维去追求外在世

界，却偏偏遗忘内在的生命世界。 但问题的重要性

恰恰在于：人类绝不可以遗忘内在的生命世界。 应

用权力和创造的本能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８］ （９

页）。 进入 ２０ 世纪，我们看到从叔本华、尼采一脉相

传的主旋律，彻底消解理性思维的呼声更加响亮了。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弗洛伊德的《梦的释义》，克
罗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柏格

森的《笑》，桑塔耶那的《诗和宗教的说明》相继出

版。 ２０ 世纪声名昭著且一直影响今天的现象学美

学、精神分析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直觉主义美学、自
然主义美学应运而生。 这些美学流派纷繁复杂，但
都把生命、自我、主观经验、内心体验乃至直觉、幻
觉、梦境、本能、无意识等作为所关注、所强调的中

心，从而把这些非理性因素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桑塔耶那评价说“人体的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贡

献”［９］（３６ 页），表明他对理性之外的全部感性存在

的瞩目。 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认为：“生命本

身、我们所不能深透的生命力，包含着揭示一切认识

和一切思维的联系。 一切认识的可能性的关键即以

此为基础。”［１０］ （１５８ 页）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柏格

森则说，“唯一实在的东西是那活生生的、在发展中

的自我”，而“自我”就是一种“生命冲动”，此外的物

质世界，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鬼影”［１１］（１２０ 页）。
作为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和锐敏的思想家， 劳伦

斯在作品中既反映当时西方的生命本体论思潮，也
对人类命运进行自己的探索。 在他的作品中，劳伦

斯把“生命”或“自我”看作一种最直接、最真实的存

在，是全部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世界万物，无不以

此为本体、为本原。 虽然如其他理论一样，他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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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因素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看作人的核心，但有

别于其他的理论，他挖掘的是非理性心理作为生命

本能的积极意义。 而其他的理论，如在叔本华和弗

洛伊德那里，非理性因素都是趋恶的。 如弗洛伊德

在《释梦》 和《精神分析引论新讲》等论著中均把无

意识（他后来把它表现为伊德［ Ｉｄ］看作是人全部精

神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 ，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

及其命运。 他形容伊德是一口充满了各种冲动、激
情的沸腾的大锅，如果不加以控制，便是一切罪恶、
痛苦的渊薮［１２］ （１９ 页）。 但在劳伦斯的作品中，那
些知觉、本能所代表的非理性因素“是生活的源泉，
个性的源泉，最根本的，是创造力的源泉” ［１３］ （３

页）。 它们的实现至关重要，它使人活生生地存在着

并与自然宇宙保持着血液的联系，只有它才能使人

认识事物的实质，即只要借助这种本能，不需要通过

意识的理性活动或逻辑活动便可以认识真理，体验

生活的本质。 他深信本能这强大的力量，必须和理

智和谐一致，人才能幸福；本能被压抑就会产生各种

人性的扭曲［１４］（第二卷，２０８２ 页），从而导致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全面扭曲、异化。 而

他痛感这就是现代性语境下理性过度膨胀的现实。
因此，他的小说比任何其它英国作家的作品展现了

更多、更痛苦的男女恋人之间无休止的争吵［１４］（第

二卷，２０８２ 页）。 他说：“菩萨、柏拉图、耶苏都割裂我

们与生命的联系。” ［１５］ （８９ 页）他通过小说中的人

物指出：“要是我们这样继续下去，要是所有的人，
知识分子， 艺术家， 统治者， 工业家， 工人， 都继续

着癫狂地消灭他们最后的人性的感情，最后的一点

直觉，最后的健全本能；要是这样代数式的一步一步

的继续下去，那么，人类便要休了” ［１］ （２７２ 页）！ 因

此，他力图寻求一条能救赎人性丧失、人类堕落的途

径。 他倡导更实在、更真实具体、更生活化的人生态

度。 他认为人类必须关注自己的情感、挖掘自己本

能的能动性，恢复自己的感性认识能力，用眼睛、耳
朵、身体去真正体验生存，感受生存，接触生存，认识

生存。 爱情及性爱是人类情感与本能自然欲求中心

的中心。 因此，他冲破几千年来的禁区，大胆地写

性，写爱，肯定和赞成性及人的感性欲望的正当合

理。 他认为，一个健康完美的人性的自我实现， 必

须建立在男女两性自然而和谐的关系上，同时也有

助于建立起男女两性自然而和谐的关系。 他说：
“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关系将永远是男女之间的

关系。”［１３］（２１６ 页）所以，劳伦斯对性爱、婚姻问题

的重视， 也就是对人的自我实现，对人性的丰富和

发展的关注。 他认为“以自然、清新的坦率对待性

才是上上策” ［１３］ （１２４ 页），而把正当的性事看作色

情也是理性过度膨胀，身心分离，从而导至“心蔑视

和惧怕身体”［１６］（３２０ 页）的结果。 他曾对自己的友

人写信谈到：
　 　 我最大的信仰是血性的信仰和肉体的信

仰，血性和肉体比理智更聪慧。 我们的理智可

能犯错误，但我们的血性所感、所信和所言永远

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 我与知识有

什么关系？ 我所需要的是与我的血性相呼应、
直接地，不需要理智精神或别的什么东西来进

行无聊的干涉。 我相信人的肉体是一种火焰，
就象燃烧的蜡烛一样，永远向上升腾又向下流

淌，而人的智力不过是火光照亮的周围其他东

西。 ［１７］（５０３ 页）

回溯现代性，以人为本是它的核心思想。 当理

性主义的光辉照耀时，人认为据此可穷究一切事物

的因果关系，从而进入美好的天堂。 分析 ２０ 世纪的

生命本体论，这也是现代性那以人为本观照社会发

展的结果： 几百年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公式的

中人的中心地位还在，只不过在 ２０ 世纪的艺术家、
哲学家那里直觉、本能变成了核心。

三　 完美的人生：灵与肉的平衡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正是劳伦斯对以上理论

的形象阐释。 小说生动地展现怎样以“情感体验”
对抗、制衡“科学理性”，传达作者深信的生存本质

戏剧性地聚焦于生存领会，强烈地表达：“活着，做
一个活人，做一个完整的活人”［１８］（２４ 页）。

梅勒斯是劳伦斯理想中的人物。 为了保持自己

灵与肉的完整，为了不让现代性把他身上的活力全

部吞噬掉，他自觉地做出反叛。 他出身工人阶级，但
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绅士的品质，本可成为中产阶

级之一。 但现代工业文明的贪婪和功利性对人的肆

略和摧残，使他看到人性遭受的深重异化。 人性的

普遍异化又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没

有友情，没有关爱；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充满

着恨；男女之间的也充满虚假的道教，没有真实的男

女之间的感情的火花。 梅勒斯与两个中产阶级女人

相处使他认识到：她们都只是伪装爱他，而他作为男

人的那一方面她们是不敢接受的。 她们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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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把他男人的力量都腐蚀了。 此时他感到工人阶

级的粗鲁中还存在着一点活力，他回到他的阶级中

去找伴侣。 他找到了伯莎。 但伯莎也被她自己过度

膨胀的意志所控制，而不能正常地爱。 他们也开始

无尽的战争。 历经苦难，为了不让自己还有的那一

点人性被腐蚀掉，他自觉地躲进查特莱男爵的那片

森林，当起守林人，只愿与森林为伴，与林中的各种

自然界的生物为伴，在自然中体验生命。
康妮的复活过程形象地演绎了怎样让人的感性

认识复活，以制衡过度膨胀的理性，从而一步步达到

灵与肉的平衡而享受完整的人生。 作为男爵夫人，
作为拉格比的女主人，生活在她那崇拜理性、崇拜金

钱的丈夫和他那个阶级中间时，康妮的生命也在被

他们不断地蛀蚀，她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感受不

到一点点生活的温暖，生之气息，不得不常到森林里

去感觉一点生命的搏动。 春天守林人的小鸡孵出，
看着母鸡保护小鸡的母性，看着小鸡初生的生命，她
感慨万千，心被生命、新的生命深深地触动和迷住，
同时又为自己生命中的缺失感到迷惘和痛心：她周

围的人就没有把她当作女人爱过。 她从未有过地强

烈体验自己那种女性遭遇的痛苦。 与她在森林中所

感受到的母性、生命之力相比，她的痛苦变得越来越

无法忍受。 康妮引起梅勒斯的爱怜和同情，也触动

了他那颗孤独的心，他们俩不由自主地发生了第一

次性关系。 尽管在整个过程中，康妮都是被动的，感
到非常诧异，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可使她平静些，可
之后她身体内有了些许活力，她可感到大自然的力

量了：“大树中树液有力地涌动着，向上，向上，直至

芽尖”［１］（１４９ 页）。 在他们的不断思想的、肉体的接

触中，随着相互间的关爱不断地加深，康妮的本能也

在不断地复苏，她的另一个自我在不断地复活，直到

她从开始被动而本能地接受梅勒斯的性爱发展到她

最后不自觉地感到其中的幸福，并对他男性的雄壮

崇拜之极。 每一次性爱经历都让她那长期被忽视的

女性得到逐渐复苏，她整个人也更富于活力，而同时

她对人生、对社会也有了比从前更深刻的认识。 因

为“男女正是在相互关系中———在接触中，而不是

不接触———才获得真正的个性和独特的存在价值”
［１３］（１４５ 页）。 在森林做爱的场景中，康妮女人的感

觉，或者说她的性意识更加复活了，她觉得梅勒斯深

入到了“她全部的肉体和意识，直至她化作一道感

觉的河流” ［１］（１６４ 页）。 这种在性爱中激起的幸福

和认知能力进入到她整个生命之中，使她容光焕发。
随着她的肉身的不断复活，她整个人不断呈现出灵

与肉的和谐美丽状态，直到他俩又一次几乎都融化

在了他们的性爱之中时，她觉得她升华了，在更“突
然地，在一种温柔的、颤战的痉挛中，她整个生命的

最美妙处被触着了……一切都完成了，她已经没有

了。 她已经不存在了，她出世了：一个女人” ［１］ （

２１７ 页）。 至此，劳伦斯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康妮怎

样一步步地通过爱情，通过性爱使自己的本能、直觉

不断地复活，使她体会到了生命，体会到了生存的意

义。 直觉的诞生帮助她消解了理性思维的魔障，使
她从形形色色的心灵镣铐中超逸而出，并且转而以

活生生的生命与活生生的世界融为一体。
综上所述，在精神与肉体、意志与感官、理智与

情欲的冲突中，劳伦斯展现了灵与肉分离的痛苦，突
出表现了人怎样才能获得和谐、完美的人生，即在这

些冲突中，劳伦斯表现了在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以及

人与自己的关系中，人的所“是”与所“能”。 当资本

主义发展成垄断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

比以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贪婪的狰狞面目，现代性

对人的侵蚀被推向新的高潮，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更

畸形地膨胀之时，劳伦斯呼唤身心平衡发展，强调精

神生活与自然欲求必须协调才有健全的人生，祈求

人能正视自己，象古希腊古训那样“认识你自己”，
直面他认为是现实的人生境遇：人的核心是自然欲

求、本能等，以使它与理性协调发展，使人的自我实

现成为可能，从而能抵御现代性的侵蚀。 如此地探

索、展现人、人生，对于劳伦斯来说是紧紧把握住他

所生活时代的脉搏，展现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西方哲

学、美学、心理学对人的认知。 从此角度看，我们可

以说小说广泛概括了那个时期人类心里的渴求。 对

比观照现实主义的理论，我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劳伦

斯的现实主义手法和态度。 卢卡契评论说，根据马

克思主义美学，现实主义“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

和真实的描写” ［１９］ （２８８ 页），即反映社会、历史的

总体性，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因

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

“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

正确性叙述人的内心状态” ［２０］（１１２２ 页）。 当然，劳
伦斯一定也认识到了现代性影响的巨大，人类要正

视他认为是自己的困难之巨大，他为人类设计的此

解救之途的实现机会之渺茫，所以，他在故事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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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虚化的处理方法，让康妮和梅勒斯等待着各 自的离婚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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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雪琴　 现代性挤压下的现实主义反动———评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